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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杨利慧老师的课题从研究问题设计、研
究问题的解答以及研究过程的实践来看,是聚焦于

神话的传统如何在现代传承、现代人如何利用神话

的问题。因此,这个话题回应了当代神话的创造性

转换和创新性发展问题。在我看来,“朝向当下”的
中国神话问题带有普遍性,在民俗学领域,不仅神话

“朝向当下”,其他的民俗类型以及民间传统知识均

在“朝向当下”,因此,“朝向当下”的神话出现的问题

与其他“朝向当下”的民俗类型具有相似性。这就显

示出“朝向当下”的神话研究具有明显的民俗学学科

问题意识了。
神话不是遗留物,不是远离我们生活的传统,而

是活在当下的传统,构成当代人文化生活的重要内

容。在民间,民众还在讲神话,还在信仰以神话为核

心的生活叙事,并且当代人的神话讲述不仅作为生

活中的自在性的行为,而且神话在旅游中的讲述,在
旅游中的再建构,就意味着神话成为一种文化资源

被合理利用了。从这个角度上讲,“朝向当下”的神

话就成为包含了神话传统与当代民众生活的有机结

合。
“朝向当下”的神话中的“朝向当下”,我认为不

仅仅指的是现在,也是指向未来的。过去对神话的

研究,相当一部分是朝向过去,将神话作为古人生活

的遗留来看待,其神话的概念,神话的一套话语体系

就建立在“朝向过去”基础之上了。今天杨利慧提出

神话需要“朝向当下”,就是朝向现在、朝向生活的研

究,于是,对神话的概念以及神话功能、神话价值及

其意义就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过去、现在和未来从物理时间上看是可以分开

的,如果把神话视为一个传统,则过去、现在和未来

是具有连贯性的,从整体上看,作为传统的神话,其
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有时间性的,但是,具体的传统

连贯性的连接点无法明确分开。神话作为一种传

统,在过去时代都会有自己的表现方式。每一个时

代的表现方式都会有两种:遗忘的方式和继承或发

展的方式。神话作为遗产旅游,出现在电子媒介之

中,被电子媒介利用都是当代神话的呈现方式。遗

产旅游也好,电子媒介中的神话也好,均是我们今天

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对于“朝向当下”神话的

研究就是朝向生活的研究,将当代神话传承研究回

归到生活本身。我以为“朝向当下”的神话研究,不
要将神话传承发展的时间分得特别清晰,作为物理

时间分清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作为传统是可持续性

的。任何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带来神话新的表现。
“朝向当下”的神话必须对于神话概念有所交

代,对于神话的解释,我以为本身构成了神话传统。
每一次对神话的解释、每一个角度对神话的解释,不
仅有助于发现神话内涵,而且有助于神话内涵的再

建构。今天出现的两百多种神话解释,我以为并非

毫不相干,任何学人、任何学科对神话的解释是立足

于神话信仰叙事基础之上的,会有一些共性的东西,
那共性的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这些共性的东西构成

了神话传统。今天杨利慧提出“朝向当下”的神话研

究,她心中已经有一个神话的概念了,杨利慧的神话

概念以及对“朝向当下”的神话的理解是建立在前人

对神话的解释基础上的,因此,杨利慧的神话概念也

是神话解释传统的一部分,是有价值的。同时,杨利

慧“朝向当下”的神话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当代神

话传统具有再建构的意义,尽管这种再建构性在课

题里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如果我们将杨利慧主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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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研究案例的研究过程以及结果,回馈到调查对

象、调查地域的民众之中,这些有文化的导游、有文

化的地方文人,就会在某种程度上调整自己对于神

话的讲述以及神话景观的建造。这些不同文化立

场、文化观念的人之间的对接、碰撞,实现观念上的

融合,成为传统传承发展的必然,这也出现了“朝向

当下”神话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调适的现象,形成

神话的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从而实现“朝向当

下”神话意义、功能的生活表达。

“神话主义”引发神话研究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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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神话研究与当代神话实践不断发生碰撞

的背景下,杨利慧教授组织的“当代中国的神话主

义”大讨论,成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切入点。这不仅

引发了研究者对以往神话研究学术史的回顾与再思

考,同时也引出如何看待神话学发展走向的问题,即
当今语境下如何定位神话作为文化资源的社会功能

与文化实践性。
杨利慧教授研究团队《当代中国的神话主义:以

遗产旅游和电子媒介的考察为中心》,充分体现出由

传统的神话文献研究转向田野的新介质的神话民族

志研究的积极尝试,这一研究方法本身是开放的、包
容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创新性,也正好符合了国

家文化发展战略中提出的积极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导向,表现出令人反思的问题意识。特

别是“神话主义”和“新神话主义”的提出,并不是神

话研究学术史上一个避实务虚的概念,相反,它通过

对神话实用性和实践性的密切关注,引发人们在如

何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如何对待传统神话问题上

扪心自问,主旨在于努力寻找中国神话学的存在价

值和未来出路。
中国对神话现象的关注,应发轫于史前文明。

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早在春秋时期就主张

“不语怪力乱神”,但在强调对神“敬而远之”时,又
“祭神如神在”;门生子贡询问黄帝四面时,孔子做出

“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

成,大有成功,此之谓四面也”的解释等,也绝不是信

口雌黄,而是表现出孔子对神话社会实践价值的敏

锐判断。他何尝不知道民间流传的多头多面的天地

神灵、后人尊奉的“三皇五帝”都有人兽合体的原型,
他之所以把神话中的黄帝“四张脸”解释成“取合己

者四人”,是因为面对当时的礼崩乐坏社会动荡,要
推行礼乐治国,就要将神话中的多神推演到一神论

中来,加强等级观念与集权,把黄帝一脉的人间大帝

推到天命天子代言人的新神位。这种观念在司马迁

《史记》中有着更充分的体现,该书将许多神话人物

固化为历史编年谱系,而炎黄尧舜这些本来时间跨

度很大的史前部落名称,也就成了具有血缘关系的

帝王族谱。神话的文化实践在其后的各个时代并没

有间断,如《蒙古秘史》中记载的一个女子感天上黄

狗似的光而繁育出成吉思汗家族,《满文老档》记载

天女佛库伦吃了天上飞鸟衔来的朱果而生育满族始

祖布库里雍顺,等等。这类情况在民间神话叙事中

更是精彩纷呈,诸如不同地区把历史名人、立功英

雄、有恩于当地的人物奉为地方神,并创造出相关神

话,形成相应的节日或民俗等,都体现出人们通过塑

造群体信仰而规范日常行为的生存智慧,许多做法

对强化社区管理具有积极作用。这些现象都可以作

为当下“神话主义”研究价值的注脚。
神话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化记忆,其产生时间

远远超越于文献,大多以活的形态在民间广泛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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